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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原 与 风 暴 
一《呼啸山庄》的意象研究 

王海铝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系，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呼啸山庄》弥漫着一种既暴烈又多变、既真实又荒诞、既狂热又冷酷的奇特氛围。艾米莉以诗人敏锐独特的想象， 

紧紧扣住大自然中的原始意象，把笔触伸入到了人物灵魂层面中的野性空间，向人们展示了那足以席卷一切的心灵风暴。与 

试图扼杀心灵的人为荒原之间的冲突。荒原与风暴是<呼啸山庄》中最基本、最典型，也最富有意蕴的原始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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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啸山庄>是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短促一生中唯 

一 的一部小说。这部后来被誉为“最奇特的小说”在当时却遭 

到评论界的猛烈抨击，有人视之为“恐怖的、可怕的、令人作呕 

的小说”。直到小说出版近半个世纪之后，艾米莉·勃朗特的声 

誉才开始蒸蒸13上，才有人认为<呼啸山庄》是 l9世纪“所能写 

出的最好的散文诗”。1982年，克伦泼在研究勃朗特姐妹的专 

著中提出：“艾米莉·勃朗特是一位比夏洛蒂·勃朗特更伟大的 

女作家，<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伟大的小说”。现在，这 
一 评论颇能代表一大批专家的共识。 

然而，时至今13，<呼啸山庄>仍如一座被浓雾笼罩下的迷 

宫一般，弥漫出神秘的气息，其恒久的艺术魅力依然吸引着万 

千读者的注意力，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使阅读它的人们置身 

于一种奇特诡秘的氛围之中，欲罢不能，难以脱身。每一次阅 

读，都像是经历一次心灵的探险活动，使读者在紧张不安中， 

一 步一步地逼近人性深处非理性的深渊。英国小说理论家弗 

吉尼亚·伍尔夫曾指出：“<呼啸山庄>是一部比<简爱>更难理解 

的作品，因为艾米莉是一位比夏洛蒂更伟大的诗人。”美国批 

评家多·凡·根特则干脆认为：“在全部英国小说中，艾米莉 ·勃 

朗特这本独一无二的小说探讨起来最为捉摸不透。”有人甚至 

认为<呼啸山庄>是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用“捉摸不透”来评价这部小说，确实言之有理，但并不能 

概括出<呼啸山庄>所有的神秘性特征。神秘作为一种美学特 

征，在<呼啸山庄>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不仅表现在小说复杂 

的“戏剧性结构”上，还表现在弥漫其间的扑朔迷离的情感素 

质，魔鬼一般狂暴激烈的人物形象，别出心裁的多重叙述方式 

上，更渗透于小说文本中贯穿始终的象征性意象中。正是通 

过对荒原与风暴等意象的营造，艾米莉把笔触伸人到了人物 

灵魂层面中的野性空问，向人们展示了那足以席卷一切的心 

收稿日期：2OO4—02—25 

作者简介：王海铝(1972一)，女，浙江诸暨人，杭州商学院文化传播系讲师，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批评与美学、 

传播及广告研究。 

http://www.cqvip.com


王海铝 荒原与风暴 

灵风暴与试图扼杀心灵的人为荒原之间的冲突。 

爱与恨、死与生的二元对立、冲突在‘呼啸山庄>中占据着 

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呼啸山庄>就是一部关于欧肖家族 

与林敦家族两代人生死爱恨的变调式演奏。老欧肖把希克厉 

这个吉 卜赛弃儿收留进呼啸山庄，本是一件慈爱之事，却不料 

因此而留下了祸根。老欧肖的儿子享德莱对希克厉百般欺 

虐，埋下了希克厉的仇恨的火种。而享德莱的妹妹卡瑟林却 

疯狂地爱上了希克厉，但出于家族身份的考虑答应了画眉山 

庄的少爷林敦的求婚。希克厉愤而出走⋯⋯等他再次出现在 

呼啸山庄时，他已腰缠万贯且诡计多端。他成天与享德莱喝 

酒赌博，享德莱很快破产，只得将呼啸山庄抵押给他。他出入 

画眉山庄，使林敦的妹妹伊莎贝拉疯狂地爱上他，他诱她私 

奔，却在婚后百般虐待她。所有曾经阻碍他与卡瑟琳结合的 

人，和周围的人，都成了他复仇泄愤的对象。卡瑟琳产下一女 

后死去，希克厉痛不欲生，但为报复那些“害”卡瑟琳的人，他有 

了更长远的复仇计划。他狂暴无度，虐待折磨亨德莱之子哈 

里顿，就像当年亨德莱对待他一样⋯⋯如果到此为止，也已是 

一 个完整的复仇故事了。但仅仅是一个复仇故事，<呼啸山庄> 

的神奇魅力与魔力就会失去一大半。艾米莉的伟大之处在 

于，她能用非凡的构思，拓展这样一个既平常又庸俗的题材。 

她把对于人类的生死、爱恨的思考，揉合成为一个个关于生命 

的追问，编织在叙事的网络之中。 

十多年之后，小卡瑟琳出落成美丽的少女。希克厉强迫 

她同他的儿子结婚。因为他要胜利地看着自己的后代“堂皇 

地作为他们产业的主人～用工钱雇他们的孩子种他们的田”。 

然而。他的胜利何其短暂，因为他的儿子不久即死。小卡瑟琳 

成为年轻的寡妇。她与哈里顿两人疯狂地相爱了，希克厉横 

加阻止，却从两人的身上发现了当年的他与卡瑟琳的影子。 

没有什么比这一发现更能沉重地击中他的仇恨之心，没有什 

么比这一发现更令他悲哀、孤独、空虚、气馁。唯有一死，才能 

与令他朝思暮想的卡瑟琳结合，唯有一死，才能摆脱这个让他 

爱恨不尽的人间，于是，希克厉绝食，并游荡于沼泽，最后将自 

己关进卡瑟琳生前的房间，他在死后化成游魂，与卡瑟琳的游 

魂一起，幽荡于呼啸山庄四周的荒原上⋯⋯ 

如果说夏洛蒂在<简爱>中对于孤独、苦闷和不幸的细腻 

感受，与她常年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荒原山区的经历 

有关，那么弥漫在<呼啸山庄>中的暴烈、多变、疯狂的奇特氛 

围，则与艾米莉对于约克郡一望无际的沼泽、旷野的真切体验 

有关。表面沉静、内心奔放的艾米莉最喜欢在旷野里散步，她 

把旷野风暴的感受，融合在<呼啸山庄>的意象结构中。她能紧 

紧扣住大 自然中的原始意象，以诗人敏锐独特的想象，营造出 

一 种既真实又荒诞、既狂热又冷酷的奇异氛围。无疑，荒原与 

风暴是<呼啸山庄>中最基本、最典型，也最富有意蕴的原始意 

象。“艾米莉的深刻与伟大，也许只能由约克郡残酷、峥嵘、阴 

晦和萧瑟的大地和天空造就”。这样的论断虽然有失偏颇，但 

毫无疑问，约克郡荒原与那呼啸的风暴给予了艾米莉独特的 

艺术灵感。 

在一个陌生人(洛克乌)的眼中，呼啸山庄是一个厌世者 

的“天堂”，整个英国境内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完全跟熙熙攘攘 

的社会隔绝的地方。荒区的景色是“一片凄凉”，“盖着黑霜的 

泥土已冻结成一层硬壳”，“凛冽的寒气令人四肢打抖”，“烈风 

和猛雪卷起可怕的旋涡，把天空和山冈全都搅混了”，沼泽的 

深洼随时都有掉进去的危险，连熟悉这一带荒原的人也会迷 

路⋯⋯尽管呼啸山庄，连同附近的画眉庄里也有花园、有草 

坛、有橡树和榛树，有动物，也时常有明媚的阳光和夏季，长年 

也住着人，然而这个本该富有生机的小天地，在暴君希克厉的 

统治下，却沦落到比荒原更加无情、严酷、不堪容忍的地步。 

因此，与作为荒原的呼啸山庄外在的自然环境相对应，呼 

啸山庄内在的环境则是人为的荒原，是精神的荒原，人性的荒 

原。我们通过洛克乌那双惶惑的眼睛，看到了比自然中的荒 

原更为可怕的景象：六七个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四脚魔鬼 

(指狗)露出白亮的尖牙，一窝蜂地从隐蔽的洞窟里直冲出来， 

袭击来客，主人却并不急着来解围，屋角是一堆死兔子，年轻 

美貌的“堂客”(卡茜)那对眼睛里流露出来却只是游移在轻蔑 

和近乎绝望之间的神色，人人脸上都是冷若冰霜，没有亲切的 

交谈，没有会心的微笑，彼此只有不正常的憎恨⋯⋯总之，这 

个冷酷的世界比外在自然的荒原更加地令人不寒而栗。 

故事从 1801年房客洛克乌初访呼啸山庄开始，采用倒叙 

30年(中间穿插补叙)再顺叙一年的多层次、多视角的叙述相 

结合的手法来谋篇布局。两个家庭的恩怨纠葛、生死变迁在 

倒叙的30年间展开，而两个家族的最后一代卡茜和哈里顿却 

在故事开始已被推上舞台⋯⋯这种天才的结构形式，与小说 

着意营造的氛围十分契合。卡茜和哈里顿带着自己的特殊历 

史上场，使小说悬念顿生，神秘、怪诞的气氛一下子弥漫开来， 

而荒原上徘徊 2D年的灵魂与希克厉风雪之夜打开窗户招魂唤 

灵的矛盾情节，更加给故事平添了一份诡秘与怪异⋯⋯ 

艾米莉·勃朗特并非将爱欲情仇、生死变迁与荒原意象直 

接叠加，而是把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命运建基在 自然荒原与精 

神荒原的整体背景上，所有死去的人物(11个)全由保姆纳莉 

这一历史见证人来讲述。其中，纳莉对主人公卡瑟琳与希克 

厉的死亡描述，无疑是最值得注意的。卡瑟琳死于 l778年3 

月2o夜，在第十四章中，作者借希克厉之口，为卡瑟琳的死亡 

巧妙地设下了伏笔。纳莉与希克厉的对白中有一段是这样 

的：“唉，我毫不怀疑，她(指卡瑟琳)跟你们合在一块儿简直是 

活受罪⋯⋯她孤独得可怕!他(指林敦)还不如把一株橡树栽 

在一个花盆里，巴望它茁壮成长吧!——可别想凭他的看护， 

叫她在那么薄薄—层沙土中恢复她的元气!”卡瑟琳原本是个 

充满激情、野性和旺盛生命力的人，然而正如没法把一株橡树 

栽成茁壮的盆景一样，温柔敦厚、脆弱无力的林敦所试图营建 

的爱的土壤，也根本不可能使卡瑟琳真正幸福，而只能加速她 

的死亡。卡瑟琳自始至终是与林敦家的“盆景”式精致纤巧的 

氛围格格不入的，尽管她一度收敛 自己，试图成为理想的高雅 

贵妇。她的本性里，充溢着荒野的气息，她是火药，她是野性， 

她是暂时安息的风暴。“有半年光景，那火药就象静静躺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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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土一般没事儿。因为没有火种凑近来点燃它。”但希克厉的 

出现，立即点爆了不安宁的火种，使短暂的昙花一现式的表面 

幸福走到了尽头。由此看来，年仅l9岁的卡瑟琳，死于爱情的 

暴发成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她的生命属于荒原，只有置身于 

呼啸山庄荒原一般的环境中，她才成为一棵强健的树，不畏惧 

老欧肖的暴燥古板，不畏惧亨德莱的残酷狂妄，而将 自身的生 

命活力绽放到极致。一旦“栽人花盆”，那“薄薄的一层泥”便只 

会断送她的性命。可见，艾米莉·勃朗特通过野生植物无法栽 

入盆景这一隐喻式的预言，营造出那种神秘的氛围，从而将卡 

瑟琳的死亡置于意象化的荒原背景中，取得了“言之不尽”的 

艺术效果。 

和卡瑟琳一样，希克厉也是在梦幻，在如狂如痴的状态 

下，走向死亡。在第十六章中，作者写卡瑟琳死，希克厉跺着 

脚，祈求卡瑟琳显形，祈求她抓住他、把他逼疯，因为卡瑟琳就 

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灵魂，“我不能丢了我的生命而活着呀! 

我不能丢了我的灵魂而活着呀!，’卡瑟琳死后的 l8年，希克厉 

无时不刻不在召唤着她的灵魂(书中第三章曾对希克厉雨夜 

召魂作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逼真描写)，然而他却还是失去了 

她。尽管她的面容出现在石板上，出现在每一朵云里，每一株 

树上，充满在夜晚的空气里，但整个世界成了一个可怕的纪念 

馆，处处提醒着希克厉她存在过，而他却失去了她。使两个人 

合而为一的途径唯有一条，那就是：死!于是这个作恶多端的 

希克厉终于以日复一日的绝食于一个雨夜悄然死亡。更具有 

神秘意味的是，两个人死后，成为一对游魂情侣，出没在荒野 

上⋯·一书中对其它人物的死亡着墨不多。有的甚至只用一笔 

带过，作者这样处理有其内在原因。一方面，因为这些次要人 

物的生命犹如荒原上的一些野花杂草，枯枯荣荣，自生自灭， 

其原始生命力远不如卡瑟琳和希克厉这两个与荒原气息融为 
— 体的人物来得强烈，所以作者该简则简，结构得当，不失为 

大家之手笔。另一方面，艾米莉具有一种艺术天赋，只需寥寥 

数笔即可呈现一张脸庞的内在精神。“艾米莉似乎能够把我 

们赖以识别人们的外部标志都撕得粉碎，然后再把一股如此 

强烈的生命气息灌注到这些不可辨认的透明的幻影中去，使 

它们超越了现实⋯⋯她的力量是一切力量中最为罕见的一种 
⋯ ⋯ 只要她说起荒野沼泽，我们便听到狂风呼啸、雷声隆 

隆。’’[1】 

毫无疑问，‘呼啸山庄)所展现的最强烈的爱情，并不是善 

良多情的卡茜和天性未泯的哈里顿之间的爱情，也不是卡瑟 

琳和林敦间那种华丽平静而又索然无味的情感，而是冷酷无 

情的暴君希克厉与热烈奔放的卡瑟琳之间狂风暴雨式的爱 

情。读了<呼啸山庄)，谁都会为这神奇如梦幻、如风暴的爱情 

所震憾。“我不知道还有哪部小说能像它这样，把爱情的痛苦、 

迷恋和残酷如此执著地纠缠在一起，并以如此惊人的力量将 

其描绘出来。 】这不是人间正常人的爱情，更不是普通入所憧 

憬的模式，而是一种压倒一切、超越一切的超人间的爱。它甚 

至不是一种美好的爱，而是与邪恶的“恨”纠缠难分，且一旦爆 

发即漫溢无度、不可控制的野火与风暴。 

书中，艾米莉·勃朗特并非从正面人手，浓墨渲染这种爱 

的强烈，而是从爱的对立面——恨人手，反衬这种超乎生死的 

爱情。希克厉对卡瑟琳专注狂热的爱，与他那无所不包的恨 

自始至终相互纠结在一起。希克厉对整个人类的憎恨，恰恰 

来自他遭受了挫折的爱欲，于是“恨”成为“爱”的异化。这种异 

乎寻常的爱与恨，使人世的善和恶失去了原来的价值和意识， 

而它们又在主人公希克厉身上同时燃烧，冒出了红与黑截然 

不同的焰火。同时，艾米莉·勃朗特又将风暴意象贯穿于卡瑟 

琳和希克厉的爱欲情仇中，使小说更富有神秘色彩：希克厉打 

开窗子大声召唤卡瑟琳的灵魂，是在狂风暴雨之夜；卡瑟琳答 

应林敦求婚却又向纳莉吐露真情表明她整个灵魂爱的却是希 

克厉，因为“他比我更是我自个儿。不管咱们的灵魂是用什么 

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料子”，希克厉听后立即出走的 

这一夜，更是风吼雷轰，疾风暴雨像千军万马一般降落到呼啸 

山庄，连宅子一角的一颗大树也被击倒了，但卡瑟琳却独立在 

风暴中，“呼召一会，倾听一会”，又放声大哭；希克厉重返呼啸 

山庄去见卡瑟琳虽是在一个温和的九月黄昏，月亮下的景色 

“显得异常的宁静”，然而在叙述者纳莉看来，林郭家的幸福却 

因此“便终止了”，因为那比自然界的风暴更猛烈更阴险更可 

怕的情感风暴马上就要掀起接二连三的波涛。风暴已经不再 

只是自然界的风暴，而是扩展到人的情感世界，灵魂世界，从 

而使意象更具有纵深感。 

另外，小说开篇对那“萎靡不振、倾斜得厉害”的枞树的刻 

画不容忽略。作家通过树木的意象，通过自然界中被狂风暴 

雨所扭曲了的树性，隐喻人世间在暴君统治下被扭曲、摧残了 

的人性。窗的意象在小说中也有不可抹煞的作用，总之，艾米 

莉·勃朗特以其诗性的笔触，创造出丰富而深刻的众多意象。 

极大地增添了<呼啸山庄)的艺术感染力。荒原与风暴，则是最 

能表现小说中的死亡与爱欲主题的两大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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